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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散文感慨呜咽之“风神”要素探析

卓希惠

（福州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 福州３５０１１６）

摘要：感叹淋漓、感喟深长、感慨呜咽，是构成欧阳修散文“风神”宕逸、情韵悠长的重要元素。这一特

征在欧阳修散文不同文体中都有体现，特别是序文、记文、碑铭墓表及史论等文体，皆情出肺腑、缠绵

悱恻，感人尤深，此既有得于“史迁风神”之濡染，也愈增“六一风神”情韵悠长的古文艺术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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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修十分重视散文情感抒发，他说：“喜怒
哀乐，必见于文。”［１］５０７“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

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１］６１８都强调文学作品应

该真实表现作者的情感状态。欧阳修散文不论是

序文、记文、碑表、祭文还是史论史传，其得“风神

美”的首要因素都是情感浓郁，感慨淋漓，情思激

宕。徐文昭云：“累欷感慨，不知文生情、情生文

也。”［２］２６８７储欣云：“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此是庐陵

独步。”［２］２１２４林纾云：“世之论文者恒以风神推六

一，殆即服其情韵之美。”［３］８５这一情思摇曳、风韵

隽永的“风神”之美，体现于不同文体当中，如吕

思勉先生所言：“今观欧公全集，其议论之文，如

《朋党论》《为君难论》《本论》，考证之文，如《辨

易系辞》，皆委婉曲折，意无不达，而尤长于言情。

序跋如《苏氏文集序》《释秘演诗集序》，碑志如

《泷冈阡表》《石曼卿墓表》《徂徕先生墓志铭》，

杂记如《丰乐亭记》《岘山亭记》等，皆感慨系之，

所谓六一风神也。”［４］１４以下笔者将围绕欧阳修散

文不同文体的内容及其情感抒发特点，试作较为

细致的剖析。

一、“慷慨呜咽”之序文

欧阳修序文叙事感慨，悲壮呜咽的特点，深得

司马迁作品之神髓。台湾学者何寄澎先生说：“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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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序作品以‘志人’（人物神采）、‘抒怀’（己身

感慨）二线为主轴之写作方式，中唐以下渐有，然

未具系统，未成定调，直至欧阳始形塑此种文体鲜

明之美学风格，同时构成欧阳‘六一风神’之重要

部分”，“此则一方面显示其敏感、悲凉之时间意

识；一方面显示其近于史迁唯恐间巷之士湮灭而

不称之史家襟怀”［５］６９４，总结得很好。如《释秘演

诗集序》是为僧人秘演所作诗序，文章追忆往昔

曼卿、秘演与自己三人交好，饮酒唱和，何其之盛，

后曼卿死，秘演老颓且不遇于时，故道其衰。归有

光云此文“读到慷慨呜咽处，清夜如听击筑

音”［２］２１４２，浦 起 龙 云 “以 盛 衰 变 易 作 激 楚

声”［２］２１４４，沈德潜云“盛衰死生之感，不胜呜

咽”［２］２１４４，唐介轩云“俯仰悲怀，一往情深”［２］２１４５，

可见这确是一篇慷慨呜咽、情感浓挚的文章。

《苏氏文集序》哀叹好友苏舜钦有文无命、不遇于

时，故为之舒其愤，推重其诗作，序文写道：“斯

文，金玉也，弃掷埋没粪土，不能消蚀。其见遗于

一时，必有收而宝之于后世者。虽其埋没而未出，

其精气光怪已能常自发见，而物亦不能掩也。

……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过，至废为民而流落以

死。此其可以叹息流涕，而为当世仁人君子之职

位宜与国家乐育贤材者惜也。”［１］６１３此篇纯作呜咽

怜惜语，不能不使人感慨欷。《江邻几文集序》

虽是为对方文集作序，但重点并不放在评价对方

文学成就上，而就友朋交好、故旧零落、兴衰悼亡

上兴发感慨、俯仰跌宕，这种“纡余惨怆”［２］２１２４“感

慨悲伤”［２］２１２４，与太史公史传文“悲慨呜咽”［２］１４９７

的风格特征是十分相近的。《梅圣俞诗集序》中

“穷者而后工”的思想观点广为传诵，欧阳修认为

挚友梅尧臣沦落下僚、坎坷终生，忧思感愤郁积于

内，因情成文，所以取得了很高的诗歌成就，序文

对梅尧臣的人生不幸寄予了深切同情，文章抑扬

顿挫、俯仰生姿、感慨淋漓又一唱三叹，无愧学人

所评“绝世文字”［２］２１３０之语。《送徐无党南归序》

虽是赠送序，却从古之人生“三不朽”而来，感慨、

悲叹士人倾一世心血于文字，文章淋漓悲慨、低徊

跌宕，“文情感喟欷，最足动人”［２］２１６５。

此外，《送田画秀才宁亲万州序》之“可慨而

赋”［６］２２９“风韵跌宕”［２］２１８５；《续思颍诗序》之“串

叙俯仰之情，有韵有骨”［２］２２１３；《送杨蜫序》之“文

能移情”［７］１９１“反复感叹”［２］２１６６；《内制集序》之

“抑扬顾盼，绝世文情”［２］２１０８；《外制集序》之“感

慨次序”［２］２１０３“有深长言远之思”［２］２１０３，等等，都

共同指向欧阳修序文得太史公神髓，情思悲慨、感

喟深长，故而风韵跌宕、一唱三叹的情感抒发特

点，及令人回味无穷的审美感受。

二、“借题寓慨”之记文

欧阳修记文往往因景寓情，于抚今追昔，俯仰

古今之际，抒发盛衰兴废之感。作为“六一风神”

主要代表篇目之一的《丰乐亭记》，创作于庆历六

年（１０４６），时作者因支持范仲淹庆历新政而获
罪，降职滁州，文章以滁州五代之动荡与今日之和

乐相形相较，凭吊战乱故地，展望现今太平，抚今

追昔，“感慨系之”［７］４０９，俯仰处更多闲情逸韵。

《菱溪石记》也是庆历六年所作，文章以五代时吴

将刘金所拥有菱溪石，生发物是人非、朝代更替之

兴废盛衰感，孙琮云“此篇记石、记菱溪，平平无

奇，至记石为刘金故物，忽然发出一段兴废之感

来，无限低徊，无限慨叹”［２］２２８０，储欣云“就中生出

感慨议论，最有情”［２］２２８０，可以说，文章以石带人，

“借题寓慨”［２］２２８１，低徊嗟叹，感慨议论，行文委

曲，风致倏然，有《史记》俯仰唱叹、跌宕摇曳之风

神美。

此外，欧阳修记体文中还有不少俯仰今昔、长

于慨叹、兴会淋漓的作品。如《襄州谷城县夫子

庙记》“慨古礼之亡处多韵折”［２］２３００，《王彦章画

像记》“以叙事行议论，其感慨处多情”［２］２３４０，《伐

树记》“发其感慨”［２］２２８９，《明因大师塔记》“感慨

今古”［２］２３４９，《李秀才东园记》“不胜今昔之

情”［２］２２６３，《真州东园记》“因兴而追忆其废，俯仰

之间，同一感慨”［２］２２７１，《岘山亭记》“长于感

叹”［２］２２５９，等等，同样可视为深得“史迁风神”的精

髓之作。

三、“悲思激宕”之碑铭墓表

欧阳修墓志铭的写作，或悼念亲朋，或伤怀僚

友，往往感叹成文，其感情郁勃，慨叹淋漓的特征

异常鲜明。茅坤云：“予览其所序次，当世将相、

学士、大夫墓志碑表，与《五代史》所为梁、唐二纪

及他名臣杂传，盖与太史公略相上下者。”［２］１４９７他

认为欧阳修所撰墓志碑表，几乎与悲慨激宕的司

马迁文章不相上下。方苞云：“欧公志诸朋好，悲

思激宕，风格最近太史公。”［２］２５９９归纳、总结欧阳

修为亲朋僚友所作墓志碑铭，其感情基调多为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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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凄婉，而其中所彰显的风格自然与司马迁文章

风格相近似。而这一特点的形成，与欧阳修重视

以碑志传不朽的思想观念是密不可分的。欧阳修

十分重视生命的价值，重视士人声名传于后世，他

说：“自古贤者无不死，惟令名不朽，则为永存

矣”［１］２４０６，“虽共尽于万物，乃长鸣于百世”［１］２５５，

希望充分发挥文章的传世作用，肯定墓志碑铭

“彰善而著无穷”［１］４２７的强大功能。欧阳修既“乐

道天下之善以传焉”［１］４１１，更籍其盛大的当世文

名，多为他人撰写墓表碑铭以传不朽。他为古文

运动的挚友、庆历新政的盟友等撰写的墓志碑铭

尤为情感深挚、思想充实、艺术精湛，无论是神道

碑铭，还是墓表，或是祭文，因此类型文体内容特

点，及欧阳修特有的感喟深长、感慨淋漓的抒情方

式，无不悲思激宕、情致绵邈、感人至深。如《湖

州长史苏君墓志铭》写作者对苏舜钦充满钦敬和

怀念，对他含冤而过早离世哀?不已，特别为苏舜

钦受诬被贬鸣不平，文章写得抑郁愤懑、悲思满

怀，所谓“淋漓之色，怅惋之致，悲咽之情，种种逼

人”［２］２６０４。《黄梦升墓志铭》是“叙生平交游，感

慨为志”［２］２６３８，文章写黄梦升等友人皆胸怀抱负、

富有才能，但屈抑下位，而庸碌之人却坐享厚福，

每每思及于此，欧阳修便“感愤激昂而不能自已

也”［２］２６３８，如此情思郁勃、感愤悲慨，文章自是声

情兼具、生动有神，遂“令人可歌可舞，欲泣欲

笑”［２］２６３８。《张子野墓志铭》叙友朋交游聚散生

死，抒作者淋漓骚郁之情，也是工于写情，略于序

事，“感叹成文，淋漓郁勃”［２］２６４４的好文章。《太常

博士尹君墓志铭》哀悼挚友尹洙的兄长尹源去

逝，兼而念及尹洙对国事满怀忧患意识，却最终受

诬陷遭贬而死，文章“亦悲愤，亦深远”［８］７０５，又

“凄凉慷慨”［２］２５９８，因此徐树铮《诸家评点古文辞

类纂》云：“欧公志铭当此篇为最古。感慨深挚，

神气跌荡，诵之使人心醉”［９］２０７。

能体现欧阳修为友人朋好志墓作碑，情感悲

婉凄凉，风格类似司马迁文章风格的碑铭墓志还

有许多。如“其文澹荡，其思悲慨”［２］２６３４的《江邻

几墓志铭》；“情词呜咽”［２］２６２２的《蔡君山墓志

铭》；“谨严而凄婉”［８］７１０的《尹师鲁墓志铭》；“中

多呜咽”“情事凄然”［２］２４４１的《尚书度支郎中天章

阁待制王公神道碑铭》；“文多嘘欷”［２］２５１０的《集

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累欷悲慨”［２］２５５４的《谏

议大夫杨公墓志铭》；“无穷悲慨”［８］７０４的《翰林侍

读学士给事中梅公墓志铭》；“带凄惋之气”［２］２６６２

的《南阳县君谢氏墓志铭》；“缠绵凄惋”［２］２５８３“情

文之哀，读之欲泣”［２］２５８２的《尚书都官员外郎欧阳

公墓志铭》；“无限惋惜，无限徘徊”［２］２４２２的《资政

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等。

欧阳修墓表的写作也是充满呜咽感慨、如泣

如诉的感情色彩。其《尚书屯田员外郎张君墓

表》是为洛阳文友张谷而作。张谷和欧阳修同年

登进士，又同在西京留守钱惟演的幕府中共事，欧

阳修曾为之作《张应之字序》，改其字为应之，感

情自然比较深厚。至和二年（１０５５），张谷去世，
欧阳修为其作墓表，文章写道：“其在河南时，予

为西京留守推官，与谢希深、尹师鲁同在一府。其

所与游，虽他掾属宾客，多材贤少壮驰骋于一时

……其后同府之人皆解去，而希深、师鲁与当时少

壮驰骋者丧其十八九。”［１］３８１追忆往昔旧游，伤悼

今日零散，慨叹唏嘘，不胜情深。《河南府司录张

君墓表》是欧阳修为早年洛阳群友张汝士（即张

尧夫）所作，明道二年（１０３３）九月，钱惟演罢西京
留守，群友星散，张汝士即于此年去世，２５年之
后，汝士之子改葬其父，请作墓表。此文不但悼念

群友中最先离世的张汝士始末，也引起作者对洛

阳旧游的深情怀念，文末写道：“呜呼！盛衰生死

之际，未始不如是，是岂足道哉？惟为善者能有

后，而托于文字者可以无穷。”［１］３８６孙琮《山晓阁

选宋大家欧阳庐陵全集》云“一齐说来，见其零落

殆尽。呜咽感慨，如泣如诉，总以见此表之不可以

已，而文情凄恻，比之秋夜闻雨，寒潭滴溜，惨澹更

觉十倍”［２］２６９４，可谓深契作者衷心之言。刘大鏪

更将此文视为“志墓之绝唱”，他说：“历叙交游，

而俯仰身世，感叹淋漓，风神遒逸，当与《黄梦升》

《张子野》并为志墓之绝唱。”［２］２６９５此类墓表叹惋

知交零落之意，愈使文情凄恻缠绵。《泷冈阡表》

是欧阳修为父亲所作墓表，皇五年（１０５４），欧
阳修撰《先君墓表》，至熙宁三年（１０７０），再据墓
表旧稿修改而成此文。欧阳修４岁时父亲欧阳观
便已去世，对父亲印象应该不深，所以文章从母亲

的角度，以母亲娓娓之语，叙写、刻画父母之形貌

与个性，也表达了欧阳修对父母的缱绻深情。文

章历叙家常，却“语语入情，只觉动人悲感，增人

涕泪”［７］１９８，平凡中见真谛，感慨中见温情，如此感

情恳挚缠绵，慈母良父之形象更如至目前，不愧为

“欧公集中之至文也”［２］２７１４。其祭文情感基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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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凄清逸调，读之令人悲酸，尤以悼念亡友尹洙、

石延年、梅尧臣的祭文为甚。《祭尹师鲁文》以悲

怆感愤的情调写尹洙人生之不幸，沉痛哀悼挚友，

颂扬其人格之伟岸，文章悲思激宕、顿挫抑扬，具

有“哀以愤”［２］２７３３的情感特征。《祭石曼卿文》

写道：

呜呼曼卿！吾不见子久矣，犹能仿

佛子之平生。其轩昂磊落，突兀峥嵘，而

埋藏于地下者，意其不化为朽壤，而为金

玉之精。不然生长松之千尺，产灵芝而

九茎。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纵横，风凄露

下，走瞜飞萤。但见牧童樵叟，歌吟而上

下，与夫惊禽骇兽，悲鸣踯躅而咿嘤。今

固如此，更千秋而万岁兮，安知其不穴藏

狐貉与鼯闘……［１］７０５－７０６

文章三用“呜呼曼卿”，深情悲怀，歌哭哀悼，感荡

人心，所谓“唏嘘欲绝”［２］２７４１“文情浓至，音节悲

哀”［２］２７４１等，都反复强调此文多于情、深于情、悲

于情的特点。梅尧臣因传染病殁于疫中，欧阳修

作《祭梅圣俞文》，将自己与梅尧臣处处对照着

写，更显示出至亲挚友的无尽哀?：“念昔河南，

同时一辈，零落之余，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

兀然，凡今之游，皆莫余先。纪行琢辞，子宜余责；

送终恤孤，则有众力。惟声与泪，独出余臆。”［１］７０１

因此此篇也是“悲怆刺骨”［２］２７３９的文章。此外，

《祭丁学士文》《祭谢希深文》《祭资政范公文》

《祭吴尚书文》等，都不失为感慨良深、凄怆悲凉、

动人心怀的祭文作品。

四、“感慨淋漓”之史论

茅坤评点《史记》，阐发“风神”，是十分强调

感慨淋漓的抒情特点的。如《李将军列传》批曰：

“李将军乃最名将而最无功，故太史公极力摹写

淋漓，悲咽可涕。”［１０］４５３又《刺客传》云“呜咽之

言，凄婉不堪”［１０］３４８。司马迁文章这一悲哀感愤

的特点深为欧阳修《新五代史》所吸收与继承。

刘熙载云：“欧阳公《五代史》诸论，深得‘畏天悯

人’之旨，盖其事不足言，而又不忍不言，言之怫

于己，不言无以惩于世。情见乎辞，亦可悲矣。公

他文亦多恻隐之意。”［１１］２８李涂云：“欧阳永叔《五

代史》赞首必有‘呜呼’二字，固是事变可叹，亦是

此老文字遇感慨处便精神。”［１２］７０都指出欧阳修

《新五代史》史论情悲于辞、感情郁勃、慨叹淋漓

的特点。当代学人于此也多有评论，如郭预衡先

生说：“自司马迁以后，史家之文，很少象欧公这

样发抒感慨。欧公临文兴感，还不仅在于‘赞首

必用呜呼二字’，他的情感几乎充溢于字里行间。

这样的特点在后代的史传之文中是极为罕见

的。”［１３］３８０学者王琦珍说：“欧阳修《新五代史》中

极为浓郁的抒情和议论色彩，则确实是这部史传

一个极为明显的特征。”［１４］８２日本学者东英寿也

说：“《五代史记》的论赞‘发论必以呜呼’，其之所

以多用拟声语（感叹词）‘呜呼’为发语词，是因为

欧阳修试图借此来直接表现出自己的情

感。”［１５］２３３情感色彩的鲜明、丰富与浓郁，正是成

就《新五代史》成为古文经典文本的重要因素

之一。

《伶官传论》是《新五代史》中感情色彩最为

浓郁、感慨最为深沉的一篇，文章慨叹后唐庄宗自

平梁以前是英雄?傥，斩截披靡，所向无前，何其

盛也，后来却溺于伶官，破国亡身，何其衰也，“直

以痛哭出之，非徒流涕长太息而已。真气盘郁，遂

成不朽之言。”［２］２０６６文章声情沉郁、气势淋漓、抑

扬起伏、“低昂反复，感慨淋漓”［７］１９２，而此又与太

史公文章极为相近。《一行传》中，欧阳修慨叹五

代之季，政权更迭，忠于当朝、秉持忠节的品德高

尚之士不可复见。金圣叹将《一行传论》与司马

迁《伯夷传》相比较，认为两者都具有“低昂屈曲”

的特点，但同中有异：“《伯夷传》低昂屈曲，妙于

孤愤，此又妙于悲凉，又各自极其致矣。”［９］４２７蔡世

远亦云：“得太史公之神髓，可以阐幽，可以励俗，

先君子极喜诵此篇，读之犹感怆，有余思

也。”［２］２０７９所谓“犹感怆有余思”，自然也是着眼于

欧阳修史论文情思悲慨，感染人心的特点而言的。

其他史论文也多感慨且寓深意，如《新五代史》中

《王进传论》是“愤惋而悲酸”［２］２０７６；《冯道传论》

“疾声痛呼”“兴会淋漓”［２］２０６９；《晋家人传论》是

使人深感“痛切”［２］２０３９；《新唐书·礼乐志论》是

悲古礼之亡，“无限悲慨”［２］２０１３。

欧阳修其他文体在情感的抒写上也是感慨良

深、动人以情。如《亳州谢上表》是“遭罹谗谤，故

其言多呜咽”［２］１７８０，《谢宣召入翰林表》是“句句

字字呜咽累欷”［２］１７５９的“情文之至者”［２］１７５９，《南

京留守谢上表》是“其情曲，其思忧”［２］１７７７，《毫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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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致仕第二表》是“写情输悃”［２］１７６９，《谢擅止散

青苗钱放罪表》是“至于遭谗罹患处，更多呜咽累

欷之思”［２］１７８４等，可见，欧阳修的部分赋作及上表

文也呈现出情曲词悲、呜咽累欷、惋恻动人的感情

特征。甚至以议论事理为内容的奏札疏书文体，

也写得情致缠绵，如《论选皇子疏》是“益复情致

缠绵，忠爱悱恻”［１６］３５４，《论江淮官吏札子》是“呜

咽淋漓”［２］１６２０，《读李翱文》是“感慨悲愤，其深情

都在时事上”［２］２７９６。

综上可知，欧阳修散文情感浓郁、情思郁勃、

感叹淋漓、悲思激宕的特征是十分突显、非常鲜明

的。在序、记、碑铭墓表及史论这几种文体中尤为

突出。如，墓志碑表或悼亡、或忆旧，皆情出肺腑、

缠绵悱恻，感人尤深；而序文往往借赠别或为诗文

集作序，或伤别、或忆旧、或叹衰，往往独出机杼、

借题生发，令人印象深刻；记文则在写景叙事之

际，借景抒怀、抚今追昔、抒发盛衰兴废之感。史

论则有感于五代之昏暗动荡，每每因史感怀，发为

深沉、无奈、顿荡、悲慨之语，寄寓作者希冀发挥史

学褒贬善恶功能，恢复清平和乐太平世界的美好

愿想。所以这些，都使欧文感情丰富、感慨淋漓、

感喟深长，此既有得于“史迁风神”之濡染，也更

增添“六一风神”感兴悠长、一唱三叹、余韵悠扬

的古文情韵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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